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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麗娟＊

人類歷史變遷過程中有很多偶然，我個人會走上史學研究之路就是一種

偶然，但是深入了解法國文化卻可以說是年輕時的一種主觀選擇，也是興趣

所在，專研法國史變成只是這個選擇的結果之一。如果當初在某個環節中有

其他更強勢的選項出現，或有其他的阻礙，現在的我也許並不在學界發展，

但也許還是會從事跟法語和人文有關的職業。我這樣的說法，看過雷奈導演

的 Smoking/No Smoking，或是奇士勞斯基導演的 Blind Chance的人應會了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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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什麼會提到這些電影？因為當初就是在看了許多歐洲電影、演了荒謬

劇場的劇作、又囫圇吞棗的瀏覽了一些看不懂的理論翻譯後，才決定在大學

歷史系課程外，自行學習法語，並且在大學畢業後赴法求學。出國時由於已

經對大學所教的歷史感到無趣而想轉修劇場課程，所以我想著要去的是有沙

特、卡繆、楚浮、雷奈、羅蘭巴特、傅柯的國家，而且沒有拿學位的明確念

頭，只想能學好法語。後來卻因為轉科系要從大一念起，且在公共圖書館閒

逛時無意中讀到年鑑學派史家作品而對歷史重燃興趣，所以決定回到歷史系

本科。在通過專科語言考試後進入巴黎第一大學碩士班就讀，然後又憑著碩

士論文和一份匆促寫成的計畫書進入年鑑學派大本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

院，至此費夫賀、布洛克、布勞岱、勒果夫、諾哈和其他法國史家的作品方

成為我學習參考的對象。但歷史始終不是我唯一有興趣的事物，社會科學、

文學、藝術都吸引著我，所以在選題時，我常常不自覺的走向跨領域的方

向，也因此花費不少時間在摸索。就這樣，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為了留在

法國再多看看，我按著法國當時的學制陸續修了碩士、博士深造文憑、博士

三個學位，也寫了三個學位論文，如此倏忽已過十年。過程雖然辛苦，但也

在不知不覺中培養出以法國檔案文獻為基礎的研究能力。回國前夕，我還不

清楚到底未來要做什麼，加上去國多年，與臺灣學界早已沒有聯繫。當時中

研院史語所正好在徵求可以從事世界史研究的人員，我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

想法投件應徵。幸蒙多位匿名審查人的肯定，我在 2002年秋進入史語所，從
此變成臺灣學界的一員。至此，與其說是我選擇了這個職業，不如說是這個

職業選擇了我。對於我這樣異質背景的人，史語所提供了安定的研究環境，

對此我始終感到幸運與感激。

個人這種非典型的學思歷程對於年輕學人會有幫助嗎？對於早已立志從

事學術工作的人而言也許毫無用處，但對於還徘徊在多條可能道路上的學子

來說，或許並非完全無益。從出國留學至今，有兩次比較重要的路徑抉擇影

響了我至今的研究方向，兩次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抉擇，但最後都有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結果，我因此想藉此機會提出與讀者分享。

第一次是在決定回到歷史本科、進入碩士修業階段，必須選擇研究題目

的時候。當時我很快決定要修習法國史，這一方面是出於個人的興趣，另一

方面是因為自忖對中國史的興趣有限、且未在大學階段累積真正的專業基

礎，不如直接投入一個法國當地擅長的領域。這樣的考慮還包括資料取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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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的便利性：研習法國史所需要的材料可在當地取得，而且本身就是法文

寫成，我既不用返臺找資料，寫論文時也不用再翻譯原始文獻，這因此似乎

是個合理的打算。但是一個臺灣學生做法國史，能做出什麼名堂？這個問題

不只老師心裡會問，連我自己也是。何況，法國學界注重原創性，研習法國

史的學生又多如過江之鯽，我這個門外漢如何找到前人沒處理過的題目？本

身做法國近現代史的指導老師認為我既然會中文，就算不做中國史，還是可

以選擇一個跟中國有關的題目。我對於傳統的外交史沒有興趣、也考慮到自

己讀手稿文獻的能力還有限，在經過一番搜尋思索後乃決定以法國報刊為基

礎材料，選擇分析 1960年代輿論中的中國印象，尤其是有關文革的報導。由
於那個時代適逢法國六八學生運動、毛派分子在左派中崛起，這個題目跟我

原本較熟悉的現代思潮有諸多關連。題目決定後，我除了上課修學分之外，

都在圖書館看早期報刊微捲，就這樣看遍了四份大報和兩份重要週刊當時有

關中國的報導，並且按規定在一年內完成了一百多頁的論文。過程壓力雖 

大，卻也獲得密集的基礎研究訓練。在此之後，我又陸續完成兩本分量更重

的論文，一份是處理法國知識分子的第三世界主義思潮的誕生背景，博士論

文則是處理法國人類學建制化的過程與殖民圈的關係。每一次的選題基本上

都是針對前一個題目中令我深感不足的部分做更進一步、更上溯的發掘，而

且每個題目都讓我接觸不同類型的文獻或檔案。畢業多年後，為了解決博士

論文留給我的疑問，我又利用在法進修一年的機會，擴大研究範圍，最後將

成果出版成法文專書 《歷經殖民科學運動與解放殖民運動的法國人類學》。雖
然我處理的題目之間未必成為一個體系，但我相信自己至此對法國大革命之

後的各類檔案文獻已有較全面的掌握。

就這樣，一個臺灣學生在法國研習法國史從一個令人產生問號的情況，

變成是順其自然的事，我的專書也獲得法國學界的肯定。不過這樣的狀況其

實在我回臺工作幾年後，已經讓我產生新的問號，這也就是我要談的第二個

轉折。進入史語所工作初期，我原本延續自己已有的專長，處理純粹法國史

的課題，也發表了幾篇文章。但是基本上我已經離開原始材料源源不絕的環

境，也缺乏來自同領域學人的刺激 （畢竟臺灣學界能在法國史領域與我切磋
的同好還不多），自己在臺灣做法國史的意義感何在？我開始懷疑。為了能與

研究中國史的同仁有更多交流，也希望能多利用在臺灣或亞洲地區即可取得

的材料，我因此在七年前決定走出法國史，開始處理一些與中法科學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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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有關的題目，尤其是以長期駐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為主要對象，探討他們

在近代中國所主導或參與的科學活動。在此領域中，我陸續完成了有關德日

進的史前考古活動、桑志華與北疆博物院、徐家匯博物院與震旦博物院的研

究，並且以中文或法文發表成果。在現代生物學還未隨高等教育制度的引入

而在中國生根前，這些早期的科學機構及其作為其實扮演了奠基性、啟發性

的角色，但由於其資料多為外文，且不集中在某一國的檔案機構，所以研究

起來並不容易。一般聚焦於本國科學家的中國科學史並不重視這些外國人的

貢獻，此方面的研究因此有補白作用，也可適度修正以國別為範圍的科學史

書寫角度。我在探索這些題目的過程中也發現，原本我以為的中法交流，其

實常常是有多國人員參與的科學事業。未來幾年，我希望延續跨國智識交流

的方向，對十九世紀後半的法國漢學發展狀況做一整理，重新評估幾位被後

世忽略的漢學家所留下的知識遺產，目前針對國際漢學界知名的 《通報》 創辦
人高第已經做了一些基礎研究，並發表了一篇法文文章。另外，對於首位以

法文撰寫福爾摩沙史地通論的十九世紀外交官兼漢學家于雅樂，也將展開調

查。隨著這些工作的進行，我希望能借重目前法國史、中國史、臺灣史的研

究成果，但跳脫傳統國別史的作法，而以跨國、跨文化、跨宗教、跨領域的

角度去探索近現代史上常有的多方交流個案。

整體而言，進入網際網路與數位化時代後，在臺灣進行西洋史或世界史

研究的可能性已經大增，實際操作上也比以前更便利。我曾經遇見的困難，

現在已不再是大問題。目前不僅中研院與各大學在科技部與其他各種經費支

持下購置了相當多的經典文獻、期刊、報紙資料庫，許多歐洲社會福利國家

也提供一些免費使用的線上資源。此外，在本地學習各種外語的工具比以前

豐富，教育部、科技部、各類基金會補助短期或長期出國學習、進修的機會

也遠比二十年前多。在這種情況下，空間距離、資料來源越來越不構成障 

礙，剩下的是語言工具、問題意識與研究視野的問題。我想，立足臺灣、放

眼全球的世界史研究已經不是少數有國外長期留學經驗的人方能進入的領

域，希望年輕學子莫妄自菲薄，並儘早培養自己的人文素養、精進自己的語

言與分析能力、擴大自己的研究視野。在國際學界成一家之言，是我們可以

共同努力的方向。


